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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科学进军”的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中，1956年由全国高等院校分配来北京植物研究所的

大学毕业生达22人，我有幸是其中之一。我是上海复旦大学包了上海至北京列车中的一个火车车厢

经36小时来到北京。科学院在北京火车站有接待站把我们送至当时位于西外大街141号动物园内的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时值1956年9月3日。然后，由植物所人事科组织新成员学习一周，参观所

里部分研究室。北京植物研究所正是在1956年由原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

植物所领导根据当时所内及全国植物学科研发展情况，就1956年分配来所的大学毕业生逐一进

行安排。我被分配至分类研究室，具体专业是苔藓植物分类学。当时我虽然对植物分类学是有一定

兴趣，但把植物分类学作为终身工作还未做好思想准备。尤其是苔藓植物分类是一门较小的学科，

在大学中仅学过4小时，因此我表示不愿接受，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后来，身为植物所副所长的吴

征镒先生亲自出面和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估计当时由副所长与新分配生谈话并不多）。主要

就苔藓植物学科的需要和填补植物所该项学科空白进行了细致分析，并为我指引了努力的方向。同

时还介绍了已在南京师范学院陈邦杰先生处学习苔藓的黎兴江，称赞她学习进步甚快，要我努力向

黎兴江学习。吴先生的亲切谈话完全是启发式地引导，不加勉强让你自觉式地接受，深深地触动了

自己的思想。事后我虽并未完全想通，但终于同意所里的分配。在1956年9月23日于钱崇澍所长办

公室和陈邦杰先生首次见了面，陈师问了家庭等情况后嘱我在10月初去南京师范学院，接受他为期

10年（虽其中二度由所调回京短期工作）的培训。陈邦杰先生在1956年9月来京是赴民主德国参加

格拉斯瓦特大学500周年纪念活动。

在我后来从事苔藓植物分类学工作中，未能直接和吴先生一起从事研究，但经常听到学者们对

吴征镒先生在植物分类学方面的造诣如何登峰造极，毕生收集了有关种子植物方面的资料卡片是以

柜子来计算。同时吴先生在种子植物分类方面的鉴别也是“超人”般地过目不忘。这些影响对我刚

步入“植物分类王国”的初出茅庐者确实起了巨大的榜样的力量、不断地帮助和促进自己在苔藓植

物研究中坚持刻苦学习和逐步深入。

随着植物分类学发展至深入阶段，自然会导致植物区系和植物地理学问题需要科学的阐释，从

事苔藓植物分类学研究也必然会有相类似的问题产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吴征镒先生及时地提出了

中国植物区系可分为15个分布类型，就它们形成的历史以及地质气候和环境变迁作了全面科学的解

释。尤其是把“东亚成分”划分为中国—日本成分和中国喜马拉雅成分二类，科学合理地把地史变

迁对中国植物区系的深刻影响，及喜马拉雅山系后来的抬升所造成的影响有机地相结合。吴征镒先

生还从我国曾存在古地中海的事实，提出“古地中海区系成分”。他的精辟而科学的分析，促进了

我国植物分类学与植物区系地理学的有机结合，使我们不仅停留在对植物分类学目前的认识，还能

以科学的历史观了解植物界在各地质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影响，同时还可以预测植物界在今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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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发展前景。植物分类学不只是一门认识、鉴别和对植物进行分门别类的学科，也不只是“机械

地”认识地球上有多少种植物或多少种生物的科学，而是一门以科学历史观结合植物本身特性（含

遗传特性），不断进化的科学。吴征镒先生虽已离去，但他留下的宝贵的学术遗产将与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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